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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纪 念念

近日，笔者采访了86岁高龄的中国曲艺

家协会名誉主席、文艺评论家罗扬。罗扬

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威县罗安陵村。当谈到

抗日战争，他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他说：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民族危亡、战火纷飞

的年代度过的。每当想起中国共产党领导

广大军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恍如昨日，

历历在目，百感交集，难以平静。”

1936年，不满7岁的罗扬刚上小学，就

听老师讲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

占我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东北人民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老师教导他们长大以后要

抗日救国。威县师范学校师生组成的抗日

救国宣传队也来到罗安陵村，满怀激情地宣

传抗日救国，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

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罗扬深受感动，

“抗日救国”四个字便深深刻印在他幼小的

心灵里。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

大举进攻华北，听说很快就从南边打到威

县，乡亲们焦急万分，罗扬全家和乡亲们就

一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先逃到翟

庄一户远房亲戚家，后又逃到赵庄。这两户

人家虽然很热情，但都过的是穷日子，眼看

就要到冬天，日子不好过，罗扬一家总觉得

过意不去。没多久，又传来日本鬼子从北边

打过来的消息，大家觉得实在无路可走，罗

扬一家只好硬着头皮同乡亲们一起回到自

己家里。

很快日本鬼子就侵占了威县县城，在县

城附近扫荡。一天上午，四五十个日本兵来

到了罗安陵村，横冲直闯，鸣枪示威。日本

鬼子逼着一位贾姓的小脚老大娘快跑，摔倒

后一个日本骑兵就驱马从她身上跨过，老大

娘当即吓得不省人事，而日本鬼子反而拍手

大笑。这是罗扬第一次亲眼看到日本鬼子

的凶恶面目，他们真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

狼。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一天上午，日本鬼子

驱赶城边一些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到县城东

门外的空场上，他们要拿一位拼命抵抗日本

鬼子的崔姓农民开刀示众。他们先威胁老崔

低头认罪，没想到老崔不但不认罪，反而挺

起胸膛大骂日本鬼子，高喊：“打倒日本鬼

子！”随即被砍杀。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少

人暗自流泪。罗扬站在父母的身边，亲眼看

到这血腥的场面。

罗扬说，他在刚懂事的时候，堂大伯罗

绍振就给他讲过红军的故事。1938年初，听

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威县北部，乡亲

们都说有了盼头。5月8日夜里，八路军果然

到达威县县城附近，把县城包围。罗安陵村

离县城只有5里，乡亲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

支援攻城战斗。凌晨，韩先楚率领的六八九

团攻进县城，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日本鬼子

100多人，八路军也遭受很大损失，114位

同志壮烈牺牲。这次战斗虽然未能攻克县

城，却给敌人很大震撼，没过几天，日本

鬼子就窜回邢台。威县全境解放，冀南行

署、冀南军区和威县人们抗日政府在县城

内建立了“一一四英烈碑”，以纪念为抗日救

国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抗日救亡运动热火

朝天，罗安陵村也活跃起来，成立了抗日自

卫队，青壮年们每天早晨手持红缨枪在操场

上演练，高唱《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罗

扬进了当地的抗日小学，参加了儿童团，轮

流在村头站岗放哨。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学

习文化，明白了许多道理，受到抗日救国的

教育和锻炼。

骄横狂妄的日本鬼子于1939年又派遣

重兵再次侵占威县，控制冀南大片地区。这

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已来到威

县，进行冀南作战部署，正在北香城固一带

布防的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得知

300多个日本鬼子以九辆卡车载着大炮等重

武器和大量弹药开始向香城固方向移动，立

即在北草厂村南、香城固村北的大沙河布下

“布袋阵”。地形有利，计划周密，很快就把

敌人引进包围圈，陈赓一声令下，八路军战

士一个个像猛虎下山，冲进敌阵，将敌人全

部消灭，缴获了军用卡车和大量武器弹药，

从而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抗日军民的

志气，受到师部的嘉奖。乡亲们听说香城固

战斗胜利的消息，无不拍手称快，受到极大

鼓舞，并编出歌谣传唱起来：“三八六旅好儿

郎，打头阵的是陈王，香城固布下口袋阵，撒

下天罗和地网，大卡车，冒火光，日本鬼子见

阎王，解了咱们心头恨，保住咱们好家乡。”

香城固战斗的故事，还被编入冀南抗日小学

课本。

随后，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威县人民的

全力支持下连续作战，如前葛寨狙击战、仁

里集战斗、袁庄突围战、北仓庄突围战等，都

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1942年 5月，吕正操

为避开5万多日本鬼子铁壁合围、地毯式扫

荡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锋芒，率领部分部队临

时转移到冀南抗日根据地威县掌史村，外线

指挥冀中抗日斗争，不料遭到日伪军3000多

人围困。吕正操早已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周

密的应变部署及一套灵活作战的方案，利用

有利地形，有步骤地进行反击，一举打死打

伤敌人500多人，取得突围战斗的重大胜利。

中共中央军委特致电嘉奖，把这场战斗誉为

“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这一

场场战斗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抗日军民打败

日本鬼子的信心。

罗扬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正在读小学

五六年级，老师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思想

比较进步，即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也从不讲

不好的东西，而是用很多时间选讲一些古今

文学名篇，引起了罗扬学习文学的极大兴

趣，大大扩展了视野，提高了精神境界。老师

讲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

使罗扬受到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

教育。他们都勉励学生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

山，要爱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

做一个有志气、有追求、有作为、有益于民族

和百姓的人。老师们的教导，对罗扬的成长

和进步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候日本鬼子对县城附近一些村庄

控制得更加厉害，抗日工作人员和武装人员

平时都是两三个一起夜间活动，或扮作农民

商贩等进行活动。罗绍振名为罗安陵村村

长，实为地下中共党员、冀南抗日联络站站

长。他很喜欢罗扬，为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

带他到城内北街一户孤儿寡母人家，以帮助

耕地为名，秘密接头。有时会让罗扬传个口

信，他也觉得能为抗日做点事很高兴。因为

罗扬家政治可靠，又住在村东北角，进出方

便，便于隐蔽，于是罗绍振不断把党的地下

工作人员安排在罗扬家暂住或歇脚。这些人

都非常热情，总是抽空给罗扬讲抗日斗争形

势和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讲共产党

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断，更使罗扬受到

很多启发教育和鼓舞。

此时，日本鬼子和汉奸为了挽回局面，

稳定脚跟，抓紧加固城墙，深挖城壕，三里五

里建一个炮楼，十里八里建一个据点，挖一

条条两丈多深百十里长的封锁沟，妄图阻止

八路军的活动，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

和“三光政策”，频繁“清剿”、“扫荡”，到处烧

杀抢掠，制造多起惨案，残酷杀害抗日军

民。附近的一些村庄，敌人控制得更严厉，

发现或怀疑谁“私通八路”，就会抓走，甚至

立即枪杀。

1943年2月一天晚上，三个地下工作人

员曾在罗扬家歇脚，当晚就走了。不知怎么

走漏了风声，第二天天还没亮，敌人就把村

子围住，挨家搜查，逼问乡亲们有什么人藏

在村里。罗绍振和乡亲们都不吐露实情，敌

人在当天下午就把罗绍振枪杀在村北的大

路边上。罗扬得知后极为悲痛，一连好几夜

睡不着觉。

1944年，冀南威县抗日斗争进入反攻阶

段，许多炮楼、据点的敌人被打得死的死、伤

的伤，剩下的慌忙逃命或窜到城内。接连不

断的胜利消息到处传扬，人人拍手称快。果

然，日伪军慑于抗日军民的威力，于1945年

5月 13日弃城西逃。全县广大军民像过节

一样，到处敲锣打鼓、高唱革命歌曲，欢庆全

境解放。8月初，经县政府文教科批准成立

抗日中心小学，委任罗扬为小学教师并做时

事宣传工作。罗扬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努力

学习和工作，用好的成绩报效党和人民。罗

扬说，他从小爱好文学，深感文学鼓舞人、教

育人的力量，便在业余时间运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写些歌谣、快板、小故事等，宣传抗

日救国，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

很快，日本投降，邢台解放。威县伪县

长和梦九被活捉，押回威县公审。一天上

午，4万多抗日军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县城

北关外空地上举行公审大会，宣判双手沾

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汉奸刽子手和梦

九。临时法庭宣判：和梦九在日本侵华期

间，参与日本鬼子“清剿”、“扫荡”，亲手制造

多起惨案，以种种残酷手段杀死杀伤我抗日

军民3000多人。和梦九被枪毙，全场顿时沸

腾起来。

罗扬说，以上所述，只是冀南威县在抗

日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据统计，威县在

抗日战争前只有20来万人口，被日本鬼子杀

死杀伤的就有8000多人，饿死、病死和外逃

行乞的人达4万多人。面对狂妄凶残的敌

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漫长而

惨烈的斗争。不难想象，日本侵略者如何残

暴地杀害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造成多么深

重的灾难和伤痛，中国人民进行了多么英勇

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英雄儿女抛头

颅洒热血，才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每当回忆起抗日战争，罗扬都感慨良

多。他说：“正是抗日战争给了我理想、信

念、智慧、勇气和前进的力量，鼓舞、激励我

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为教育事业和文艺事

业作出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中国人民以及

子孙后代一定会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开创美好未来，奋力完成时代赋予我

们的庄严使命。”

罗扬：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
□□夏宁竹夏宁竹

我只见过夏天的胡杨。

对于西部的胡杨，我感到陌生、充满好奇。在我怀疑的目

光中，它看上去十分丑陋、痛苦，像是马戏团的小丑，正在拼命

地博得观众的笑声。为此，它要付出许多。弯曲，树干可以达到

力的极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展着。匍匐，只为树冠能够向

上，遮挡住阳光。挣扎，是释放从根部传递出来的无奈。在阳光

的舞台中央，它似乎在躲闪、回避，最强烈的敌意并不是上苍

的谴责，而是天数，是剑一般、山一般的光。它只能用浓密的树

叶去承接着光的重压，这是它惟一的盾牌，柔软却坚硬。那绿

色，在茫茫的光的舞台之上，像是熔炉中的水一样。可是，白色

而灼热的阳光，在水滴似的绿色树冠前先怯了场……我站到

绿荫之下，瞬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清凉，惬意，片刻之前的暴

晒与烦躁，倾刻便逃逸了。它却不为我这样的观众动容，精神

永远高度紧张，焦虑从脚下的沙漠开始，纠结着向上攀援，刀

刻一样的褶皱，无法释怀的骨节，愤怒而敞开的树洞，簇拥着

那高高在上的叶子，所有的愤怒、焦躁和挣扎，在抵达绿色的

那一刻，突然消失了。就像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演员，走上舞台

之后，顿然放下了沉重的内心，以笑脸面对观众。当我不得不

从阴凉之处走出，成为阳光的猎物，却变得如此可怜，我突然

发现，自己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这让我想到不久之前在博物

馆里看到的沙漠干尸。我快速地向另一处绿荫奔逃。而在迷离

的视线中，那个叫胡杨的家伙仍然在努力地、讨好似的，像是

被恶魔缠身，它伸展着自己的身体，要摆脱自己的困境，那时

它是令人类忌妒的树妖。

我只见过与罗布人相伴的胡杨。

罗布人是楼兰古国居民的后裔，他们世代以捕鱼为生。这

是在新疆尉犁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沿。王国的盛景早就

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沙尘之中，曾经的第二大内陆湖罗布泊也

早就成为了探险者的乐园。生活在干旱少雨的内陆地区，罗布

人却以捕鱼和狩猎为生，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沧海桑田、

万物轮回。他们生活的环境当时肯定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

与河流，树木苍翠。他们和胡杨林一样，在大自然的逼迫之

下，被迫不断地迁徙，却对故土始终不离不弃，尽可能地能够

遥望到故乡。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份眷恋呀。历史上有一

个著名的罗布人叫作奥尔德克。据说，他本名乌斯曼，善水

性，能长时间待在水里，捕鱼、捉鸭样样在行，奥尔德克就是鸭

子的意思。他之所以能留在史册中，并不是因为如此，而是因

为他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的朋友和向导。1900年，就是在他

的帮助下，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发现楼兰的过程比较

传奇，据说，那一年的3月28日，探险队的一把铁锨突然丢失

了。一把铁锨对于一个探险家是多么的重要，斯文·赫定的沮

丧可想而知。奥尔德克自告奋勇地返回沙漠，去寻找铁锨。

他遭遇了风沙，被命运之神带到了一处庙宇的废墟。这就是

被茫茫大漠埋藏了千年的楼兰古城。34年之后，他又协助另

一位探险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历史记住了斯文·赫定，

却忽略了这个叫奥尔德克的罗布人。无法想象当他得知被掩

埋的古城就是他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城市时，是一种什么样的

心情。也许，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座废弃的城堡，于他没有任

何的意义。他和他的族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应对越来越恶

劣的环境，如何像胡杨那样，抵挡着风沙与烈日。孤独的居

民，最适合与孤独的植物相伴而生。他们如此相似，胡杨，罗

布人，阳光，干旱，他们跟随河流退却的方向，一步步远离曾经

有过的梦想与辉煌，迁移、漂流，却总能在新的土地上寻找到

莫大的安慰。它们依塔里木河而居，他们是最好的邻居和伙

伴，当夜色降临，追忆开始像树根一样深深地扎在地上，伸向

遥远的过去。罗布人所缅怀的在地上，而胡杨的过去在地下，

湿润如清晨的梦境。一旦它扎下根来，便很快地穿越沙质的

土壤，以坚韧的根系，向深处进发。它的根系发达，能达到地

下四五米。它不动声色，把自己屈展拉伸，从地下寻找着生长

的力量。无法看到的根系，是胡杨的大脑，坚强不屈。它在思

索着艰难世事中一个孤独生命的前途，在探究着如何与残酷

的现实抗争。我甚至觉得，地上与地下，舞动与伸展，它们是

一体的精神分裂者，记忆纠缠着现实，干燥想念着水分，愤怒

抵抗着平和。而造就了忧郁的土地，柔软却充满着幻灭感。

很罕见的，两只蚂蚁在奔跑，它要想不被阳光消灭，就得不断

地奔跑，成为赛场好手。环境成就了才能与梦想，多少身体中

的潜能得到了发挥。

我只见过与沙漠为伍的胡杨。

胡杨因为沙漠而坚强，沙漠也因为胡杨而生动。南疆的公

路穿行在茫茫的戈壁与沙漠之间，绿洲隐藏在遥远的耐心之

后，飞驰的汽车变得徒劳而滑稽可笑，似乎绝望才是世界的主

宰。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远远落后于突然出现于远方的胡杨，

那一丛丛的绿色瞬间就让自己得到了解脱。沙漠之上，绿色为

尊。而这绿色又这么任性，这么倔强，这么孤傲。我突然想到了

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白杨，在我居住的环境之中，白杨遍布

于大街小巷，田野乡间，在平原之上，不管不顾，像是率性的孩

子，快乐地生长着，它们挺拔、秀美，充分享受着阳光、雨露，丝

毫看不出因为要与自然争斗所留下的痕迹。白杨被娇惯着，被

呵护着。它可以完美地在乎着自己的形象，它们以哨兵的姿

态，保持着优雅与悠闲。而华北的白杨与胡杨同属杨柳科，生

命的状态却如此不同。很难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加坚强、更

加优秀，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大自然的恩赐显然是有失公允

的，它把失衡赋予了胡杨，却把所有的宠爱加于白杨。似乎在

梦中都会出现的阳光，消失于记忆中的湿润，让胡杨如同大自

然的一个弃儿，一个被遗弃在沙漠边缘的漂泊者。没有天然的

庇护，没有在分配的天平之上得到足够的公平，它只能依靠自

己，独自面对恶劣的环境，忍受着阳光、风沙、干旱和无尽的挣

扎。为了减少水分的损失，胡杨最初的叶子细长窄小，像是柳

叶，从一开始它们的基因里就植入了节省的记忆。生存成为一

种孤寂的事业，扭曲是为了更好地占有，狰狞只是想要得到片

刻内心的安宁，而沉默是在等待更悠久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

令人肃然起敬，令人动容。

我只见过极少数的胡杨，可是它已经在我的心里牢牢地

扎下了根。据说，中国的胡杨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新疆干旱少

雨的地区，它们是沙漠的对手和敌人，是沙漠绿洲的守护神。

而维吾尔族人民把它叫做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于

是，我开始理解并喜欢上胡杨，喜欢它在命运面前自嘲的姿

态。它痛苦的外表，其实是在掩饰内心对于生存的渴望，对于

命运的不甘，与沙漠、阳光战斗的决心。

当我告别时，烈日仍肆虐着，塔里木河静静地流淌着，胡

杨自由地散落在河边的沙地中，像是静止的化石、沉思的智

者。托克拉克，在梦中，在通向那些曾经消失的楼兰、交河、高

昌古城的道路上，遍布葱茏。

如果你一个患病的好朋友突然

失联，你会怎么样？

不用说，我会焦虑，会四处寻找，

会猜测种种不幸的可能。前些日子，

我对杜虹就是这样。

杜虹长我两岁，是我在儿童文学

编辑生涯中认识的朋友。她写过儿

童诗、儿童小说，我们在一起聊创作，

聊编辑工作中的苦辣酸甜，竟是十分

投缘。

曾经，我和杜虹聊起当年重庆军

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可歌

可泣的民族精神，倍感一些珍贵史料

在无可挽回地流失，痛心之余竟产生

一个想法：进行民间“口述抗战史”的

收集整理工作，并为此热血沸腾地策

划、讨论了好多次，但终因种种原因

的限制未能实施。当编辑的就是这

样，虽只是一介小民，但因职业使然，

过眼的历史文化大事记多了，总是不

自觉地产生出一种文化责任和担当

意识，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杜虹有着火辣辣的性格，说话高

声大气，为人热情开朗，富有正义感。她口才超好，她能将

重庆各个县乡的口音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还编成有意思

的段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杜虹的正义感，不是仅停留在

口头上。有段时间，她花很多时间为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女子奔走，还将那位女子接到自己家中住过，终于为她争

取到了合法权益。

她经历过种种挫折，家庭变故、离异、父母去世，但似乎

总是那么乐观。她独自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女儿思遥继

承了她的文才，中戏毕业后当了一名编剧。她很会生活，

一个人忙房子，忙装修，把重庆和北京的家都打理得温馨

可人。她能用便宜的价钱买一些衣服和布，自己动手剪

裁、改制成漂亮的时装，也能自制香肠、腊肉、泡菜等与

朋友们分享。

她风风火火的性格，总给人一种体力旺盛的印象，没想

到癌症会找上她，还是那种很凶险的胰腺癌。得知这个消

息，我和汤锐到海军总医院去看望她。那时她正在接受一种

叫“射波刀”的治疗。虽然有些衰弱，但她谈兴很高。她乐观

地谈起这种“刀”的疗效，说一些被判了死刑的人经这种

“刀”的治疗仍能长久地生存；她还谈到一位有名的中医，治

癌很有一手，她也在向他问诊。

令我们惊讶的是，她在病床上还在看稿子——是一沓

厚厚的儿童小说书稿。我怪她不该如此勤奋，她说，反正

躺着总得看点什么，这书稿急着出，读来也挺有意思，不

吃力。我心里暗叹：这就是编辑的积习，不看点什么反而

难受得慌了。

她还给我们看了在病床上写的儿童诗。杜虹的诗充满

童趣，可惜我没记录下来，只记得一句，大意是窗外太阳的

影子从东转到西，好像在和孩子捉迷藏。她的乐观感染了我

们，觉得癌症真的没那么可怕，相信她身上满满的“正能

量”，一定能够使她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不久后听说她出院了。又不久，从微信上得知她去了深

圳，那是她女婿的家乡，她是去参加爱女的婚礼。那天她非

常高兴，说自己在海边不知不觉走了很远的路，回来后才觉

得有些累了。我回微信说，还是不要大意，活动一定要适量，

不能太累。

那段时间她给人的感觉，就像健康人一样。

3月11日，我生日的头一天，无意中从微信上看到一位

大学同学写的小诗，原来次日他也过生日，触景生情地写

道：“南风一夜绘春图，点点星星破旧枯。小草年年发新绿，

何期泪眼竟模糊！”我一时兴起，到自家园中拍了些春日的

花草，和诗曰：“三月煦风点春图，紫芽初绽扫旧枯。年年岁

岁有新绿，花甲人生仅半途！”

这两首打油诗引来许多朋友点评，其中就有杜虹。她

说：“巧了，我生日和你相差一天！”“11号？”“不，13号。”接

着，她也和了一首打油诗：“三月暖风遍天涯，枝头绿影呼啦

啦。人生至此不用嗟，花甲就开甲等的花。”

仍是那样乐观，那样自信。

谁知，不久后就失联。电话打不通，邮箱、QQ、微信也

关了，就连以前一直活跃的博客，也被告之：“此账号出现异

常，暂时无法访问。”问汤锐，她说杜虹好像又住院了，也是

联系不上。当初我们都估计得过于乐观，竟没想到要留下她

女儿的电话。一种不祥的预感弥漫在我们心头，只企盼着哪

一天奇迹会降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听到她女儿的电话。打过去，女

孩在电话那边告诉我：“3月21日妈妈被查出癌扩散到腹

膜，已经无法医治。”“妈妈是5月30日走的，遗体捐献给了

医学研究机构……”

我问孩子现在在哪儿，要去看她。思遥说，她正在西客

站，要回重庆去处理妈妈身后的事。“阿姨，接到您的电话很

温暖，回来后我去看您……”

放下电话，我泪如泉涌。可怜的孩子，她失去了这么好

的妈妈，我们失去了这么好的朋友！

3月21日，距杜虹与我微信唱和仅仅隔了10天，而她

离去仅仅在两个月之后！在这段时间里，她都经历了什么，

有过哪些内心挣扎，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去的，我们都无从

知道。杜虹为什么要在最后两个月切断与朋友们的联系？我

想，她一定是早就想好了一切，从容地亲自处理了一切。她

那样自信、自尊地独自迎向死亡，把美好的身影和明媚的笑

容留给了爱她的朋友们，而把衰弱和憔悴、遗憾和伤感留给

了自己。

“人生至此不用嗟，花甲就开甲等的花。”这是她留给我

的遗言，我能据此破解她生命的密码。她在61岁离去，一个

甲子，正诠释了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

之静美。”是的，她的人生短暂却如此美丽，大可不必嗟叹；

她虽一生并无大红大紫，堪称平凡，却不正是朋友们心中那

“甲等的花”吗？

近期，媒体盛传一则消息：“重庆女作家杜虹冷冻遗体，

期待50年后复活”。我看后十分震惊。没想到杜虹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做出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我也佩服她的

女儿女婿，能以这样大的勇气帮助母亲实现自己的愿望。我

还得知，原来杜虹是新近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三体》

的编审之一。是否小说中云天明通过冷冻技术终于起死回

生的情节鼓舞了她，对她的生命选择有所暗示？

现在，杜虹沉睡在零下100多度的低温里。我至今保留

着杜虹的QQ、微信和邮箱，虽然知道她已不可能像以前一

样与我对话了。愿她平静地安睡50年，梦想成真。

托克拉克托克拉克
□□刘建东刘建东

■■行行 走走

□□庞庞 旸旸


